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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罢“明月几时有”回望“超然”崛起时
看苏轼如何从密州（诸城）开启文坛主盟之路

□刘国胜

欧阳修的嘱托：
苏轼接掌文坛大旗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被任
命为参知政事，开始着手变法。在接下来的
数年中，陆续推出青苗法、募役法、保甲法
等，遭到以司马光、苏轼、苏辙兄弟为代表
的保守派的反对，史称“新旧党争”。

为了避开王安石的锋芒，旧党人物纷
纷离朝外任。熙宁六年（1073），苏辙“闻济
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鱼之利与东南比，
东方之人多称之。会其郡从事阙，求而得
之”，到齐州（今济南）做起了掌书记。苏辙
的哥哥苏轼，“既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以
辙之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熙宁七年

（1074），苏轼追随弟弟的脚步，来知“山东
第二州”密州（今诸城）。

苏轼从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官职
全称是“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
事”，虽然还是七品官，属于平调，但毕竟是
干上了地方一把手，可谓意气风发。到了熙
宁九年（1076）正月，苏轼的官职又变成“尚
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知州事、骑
都尉、借紫”，升职为六品。可见，苏轼的密
州时期，仍处于“事业上升期”，这在其被王
安石挤对出庙堂中心的大背景下，取得这
番成绩实属不易。

除了职级的擢升，苏轼还要在密州准
备另一件大事，那就是继欧阳修之后，主盟
大宋文坛。欧阳修已于熙宁五年（1072）去
世，苏轼在《颖州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中记
下了欧阳修当年的殷殷嘱托：“此我辈人，余
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欧阳修的意
思是：“你是我辈中人，其他人难以相比，我
将年老休息，文坛的事就交给你了！”

欧阳修以文章冠绝天下，一生诗文多
著，继晏殊之后，成为一代文宗。欧阳修对

“三苏”都有知遇之恩，他保举苏洵在朝廷
做官，并在嘉祐元年（1056）主持礼部考试
时选拔出了苏轼、苏辙兄弟。欧阳修和苏氏
兄弟从此有了师生的名分，苏轼遂向恩师
呈送《谢欧阳内翰书》，其中论述了宋朝开
国以来的文学发展史，得到了欧阳修的大
加赞赏：“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
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后
又对其子欧阳棐说：“汝记吾言，三十年后，
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可见欧阳修对苏轼
的极度推崇。南宋王十朋有诗云：“堂堂天
人欧阳子，引鞭逊避门下士。天昌斯文大才
出，先生弟子俱第一。”直到后来，欧阳修对
苏轼说出了那番托付文坛的话：“此我辈
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

苏轼自觉接受了文宗传人的使命。他
的弟子李廌在《师友谈记》中记载,苏轼曾坦
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
其道不隐。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
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
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
君，亦如文忠之付授某也。”意思是，文脉传
承的责任，也在于当世的名士，大家共同主
导，才能使文脉传承不至于隐没。当今社会
正值太平盛世，文人辈出，应有一个文宗。过
去欧阳修曾将这个责任托付给了我，所以我
不敢不努力。而未来的文坛盟主，责任就在
诸君了，就像欧阳修当年托付我一样。

苏辙的支持：
以“超然”为旨破题

苏轼知任高密，“驱除螟蝗，逐捕盗贼，
廪恤饥馑”，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密州的
工作理顺了。别人以为苏轼从杭州到了经
济相对落后的密州，即使干了一把手，也未
必能快乐，就像他在《超然台记》中所言：

“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出乎大家所料，苏轼

在密州，虽然生活条件差了些，但与民同
乐，生活顺遂，十分畅怀，于是他继续写道：

“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
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
拙也。”

在工作顺利、生活惬意的条件下，苏轼
修复了密州城墙的一处高台，“稍葺而新
之”。苏轼经常带人登台四望，“放意肆志”，
他既看到了秦代隐士卢敖，也看到了姜子
牙、齐桓公、韩信等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

“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
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
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
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
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
其不终。”可见此时，苏轼虽然“处江湖之
远”，内心还是奔涌着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但他现在的志向，不是政坛，而是文
坛。他要开始着手欧阳修生前的托付———
尝试主盟大宋文坛。其实说到底，这也是苏
轼在被王安石排挤在外的大背景下，从危
局中开新局。

苏轼先请在济南的弟弟苏辙为他“稍
葺而新之”的高台命名，“以告辙曰：‘此将
何以名之？’”苏辙在《超然台赋》序中说，按
照“安于其所”的原则，你现在远离“是非之
场”“荣辱之海”，恰好处于“超然不累于物”
的状态：“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
者知原，渔者知泽，安于其所而已。其乐不相
及也，而台则尽之。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
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
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
于物故邪？”于是引用《老子》“虽有荣观，燕
处超然”之语，为其命名“超然台”。

苏辙同时作下《超然台赋》，他在赋中
说，人生不过短短数十载，为何要沉溺于世
间的污浊？倚靠在轩台的柱子上长啸，衣袖
在风中轻扬飞舞。极目远眺，瞬间就能看到
千里之外，将无尽的思绪寄托在云烟之间。

“曾陟降之几何兮，弃溷浊乎人间。倚轩楹以
长啸兮，袂轻举而飞翻。极千里于瞬息，寄无
尽于云烟。”最后申明题旨，无论去往何处，只
要心中乐观开朗，这或许就是所谓的超然境
界吧，“惟所往而乐易兮，此故为超然者邪。”

苏轼要着手主盟大宋文坛，只有找一
个易于引发共鸣的好选题，才能得到海内
文人的广泛唱和。苏辙帮苏轼从《老子》中

摘出“超然”二字，作为唱和的主题为台命
名。苏轼欣然允诺，“予弟子由，适在济南，闻
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
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苏轼还点评了
苏辙的《超然台赋》：“子由之文，词理精确，有
不及吾，而体气高妙，吾所不及。虽各欲以此
自勉，而天资所短，终莫能脱。至于此文，则精
确、高妙，殆两得之，尤为可贵也。”

然后，苏轼广邀像他们苏氏兄弟一样
离开权力中心的旧党人物，以为台作赋为
名，阐发大儒君子们意趣高超、淡泊名利、
游于物外的高尚情操，顺便吐槽下王安石
等当权者主持的喧嚣而污浊的名利场、是
非地。

天赋异禀的苏轼，一定读过王安石早
年的名作《游褒禅山记》，其中写道：“而世
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
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苏轼
既然以“超然”为题，便反其意而行之，大谈

“凡物皆有可观”“非必怪奇玮丽者也”：“凡
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
奇玮丽者也。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
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苏轼继续上升他的论点，即做到超然
物外，不要为物所累：“物非有大小也，自其
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
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
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
出焉，可不大哀乎！”

苏轼在《超然台记》中确定了“超然物
外”的论点，遂“命诸公赋之”，掀起了异地
唱和超然台的盛事，着手尝试主盟文坛。

首次主盟：
得到文坛众多响应

当时，“苏门四学士”中的张耒已经拜
到苏轼门下，《宋史·张耒传》记载，张耒“十
七时作《函关赋》，已传人口。游学于陈，学
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轼亦深知之，称
其文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声”。

张耒通过曹州知州刘颁（字贡父），接
到恩师苏轼唱和超然台的指示，提笔拟道：

“苏子瞻守密，作台于囿，名以‘超然’，命诸
公赋之，予在东海，子瞻令贡父来命。”张耒
在《超然台赋》中写道：“登高台之岌峩兮，
旷四顾而无穷。环群山于左右兮，瞰大海于

其东。弃尘壤之喧卑兮，揖天半之清风。身
飘飖而欲举兮，招飞鹄与翔鸿。”

除了苏门弟子，苏轼还广邀亲友、同僚
为超然台作赋。

其中一位是文同，字与可，长苏轼近二
十岁，皇祐元年进士，是苏轼的从表兄，后
来两人还结为了亲家，关系最为紧密。文同
当时官陕西洋县，作《超然台赋》以相和，比
苏轼以美人：“有美一人兮在东方，去日久
兮不能忘。凛而洁兮岌而长，服忠信兮被文
章。中皦皦兮外琅琅，兰为襟兮桂为裳……
下超然兮拜其旁，愿有问兮遇非常。”苏轼
点评该文“意思萧散，不复与外物相关”。

另一位是老乡鲜于侁，字子骏，也长苏
轼近二十岁，景祐元年进士，时任京东路转
运使，鲜于侁创作《超然台赋》，同样赞苏轼
为令他倾慕的美人：“佳人兮何为，超然台
兮独处。极劳心兮怅望，登宝峰兮仰止。天
之西兮海之东，不惮远兮欲从其游。秣余马
兮次余车，道阻长兮不可驰驱。天苍苍兮云
垂垂，风雨冥兮愁余思。”

再一位是老同事李清臣，字邦直，皇祐
五年进士及第，时任京东提点刑狱，恰好巡
游密州，在苏轼陪同下登上超然台，李清臣
深得超然之意，即兴作《超然台赋》:“嗤荣
名之喧卑，哀有生之烦煎。万有不接吾之心
术兮，味逍遥之陈篇。蛾眉弗以为侍兮，识
幻假于朱铅。虽巫神与洛妃，吾不睹其为
妍……世所甘处，我以为患兮。物皆谓危，
己所安兮。”

此次与苏轼《超然台记》的唱和，除了
苏辙、张耒、文同、鲜于侁和李清臣的五篇
赋，有资可查的还有司马光与文彦博的两
首诗。

司马光字君实，宋仁宗宝元元年进士，
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升任翰林学士，竭力反
对王安石变法，是旧党的领袖人物。司马光
所作《超然台寄子瞻学士》，应该是苏轼收到
的分量最重的唱和之作。司马光以其在文坛
的显赫影响力，直接在诗中把王安石之流比
作猛虎，“猛虎须可揽”，而怜爱苏轼为身居陋
巷的颜回，“比之在陋巷，为乐亦何歉”。

文彦博，字宽夫，宋仁宗天圣五年进
士，曾两度拜相，是大宋的元老重臣，也反
对王安石变法，是旧党领袖之一。他也亲自
唱和苏轼，《寄题密州超然台》一首，夸赞苏
轼“名教有静乐，纷华无动心”。苏轼又回诗
一首，《和潞公超然台次韵》，感谢老领导

“吟成超然诗，洗我蓬之心”。

“超然”之后：
人生低谷与艺术高峰

苏轼在密州修建超然台，这是他首次
尝试主导文坛，以“超然”为题，激发了众多
文人的响应，展现出他在文坛的巨大影响
力。熙宁九年（1076）中秋，苏轼创作了《水
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此词一经问世，又引
发了广泛的反响，掀起了传播的热潮。苏轼
的文坛地位逐渐确立，这给王安石等新党
执政者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然而，元丰二年（1079）七月，御史李定
等人弹劾苏轼，指责他在诗文中讽刺朝廷。
苏轼主盟文坛的后果终于显现出来，他很
快被捕，八月入御史台监狱，十二月虽获
释，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仿佛有一个可
怕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你不是能‘超然’
吗？那就多给你几次‘超然’的机会！”

自此，苏轼的人生陷入了难以挽回的低
谷，黄州、惠州、儋州的三次贬谪将他推入了
荆棘丛生的困境。然而，苦难是思想的养料，
也是艺术的源泉。令人欣慰的是，这三次贬
谪反而将苏轼的诗词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
使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文宗领袖。正如《宋
史·欧阳修传》所记：“当元祐间，世人皆以欧
阳公为苏轼伯乐，而独称苏而不称欧。”然而，
我们不应忘记，这一切都始于苏轼在密州修
建超然台，发起“超然”唱和的那一刻。

一年一度的
中秋佳节即将来
临。每到这个节
日，苏轼的“明月
几时有”便会被
反复吟诵。这首
词无疑是苏词当
中最知名、最优
秀的作品之一，
可能很多朋友并
不知道，这首词
跟咱们山东渊源
颇深。苏轼写下
这首千古名作之
时，正在咱们山
东密州（今诸城）
为官。更鲜为人
知的是，苏轼也
正 是 从 密 州 开
始，一步一步登
上 文 坛 盟 主 之
位。那么，苏轼是
如何开启文坛主
盟之路的？这要
从超然台说起。

诸城超然台前的苏轼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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